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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郝小东不愿换肾后，刘红
彦的态度也很坚决：“要换（肾）一
起换，要不换都不换。”郝小东并没
有反驳，等刘红彦睡去后，他轻轻
为心爱的姑娘盖好薄被子，扭头对
洛阳晚报记者说：“没事儿，我会劝
她的。”

郝小东是刘红彦的主心骨，
在他的照顾下，刘红彦像个不谙
世事的孩子。郝小东有把握让女
友答应换肾：“只要我劝她说，她
换了肾就可以赚钱养活我，她会
答应的。”

看着熟睡的女友，郝小东向洛
阳晚报记者吐露了他一直未说的
话：“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1万
元，但我觉得自己就是百万富翁。
我有彦彦，有哥哥，有洛阳晚报和
大家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我想通过晚报对大家说，我们其实
一点都不可怜，我们很幸福。”同
时，郝小东还在为情侣地摊忙碌，
他说要为女友积攒手术费……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不换肾了！”
面对换肾可能给亲人带来的压力与风险，他做出艰难决定
情侣地摊还会继续，他要为女友积攒手术费

□记者 王妍 实习生 张亚南 文/图

换肾，是“尿毒症情侣”很久以前就知道却不敢奢望的。如今，在洛阳晚报与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两人换肾的机会终于到来，郝小东却在新生命的门口止住了脚步。面对换肾可
能给亲人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与健康风险，他选择了继续默默地与病魔抗争。

在《洛阳晚报》率先报道了“尿毒症
情侣”郝小东与刘红彦的故事后，这对
坚强乐观的患难情侣受到全国多家
媒体的持续关注。河南电视台公共
频道为他们筹办了义卖会和慈善义
演，联系了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
院；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连续多期
节目对他们进行跟踪报道，密切关注
他们的每一个动向；近日，四川卫视
《中国正能量》栏目组多次联系洛阳
晚报记者，希望能邀请郝小东与刘红
彦做客该栏目。

该栏目导演王承兴介绍，《中国正
能量》是四川卫视在2013年打造的一
档大型公益类节目, 由著名节目主持
人、模特李艾担任主持人，邀请明星艺
人、媒体代表、微博名人、爱心机构加
入。王承兴说，他们在网络上看到了
《洛阳晚报》的报道，郝小东与刘红彦
对生活的自强不息、对爱情的坚贞不
渝，正符合他们“关注和传播感人故事
与话题, 在全社会上燃烧起引领主流
价值的正能量”的节目定位。他们希
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邀请两人前往成

都录制节目。
听到《中国正能量》和李艾，刘红彦

很高兴：“李艾啊！我以前经常看她的
节目呢！”郝小东也说，也许这一次，可
以看看外面的世界。

借着到郑州进行肾脏配型的机会，
郝小东决定带刘红彦逛逛省城。郝小
东说，因为患病，两人几乎从没像别的
小情侣那样游玩、逛街，他觉得挺亏欠
女友的，这次要弥补下。“昨天看了二七
纪念塔，听说郑州有个碧沙岗公园，咱
们也要去看看。”俩人商量着……

其实，按照行程，两人并没有游玩时
间。昨天，他们本该和家人到医院进行
肾脏移植配型检查，但前一晚郝小东因
此事和哥哥郝东东发生了争执。

事情起因是郝小东考虑再三，决定
放弃肾脏移植。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
哥哥时，郝东东一下子发火了。

郝小东咨询过医生，目前一例肾
脏移植手术在一切条件完备的情况
下，花费在5万元至7万元，如术后发
生排异、感染等状况，费用会更多，如
感染或排异情况严重，花费几十万元
也有可能。这对郝小东和家人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此外，肾脏移植对尿毒症患者来说

也并非万全之策。郑州人民医院肾病
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曲青山介绍，尿毒
症患者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后1年内的
存活率是95%，10年内为65%~70%，
而存活最长的纪录也不过为20年左
右。也就是说，尿毒症患者换肾若干年
后要再换肾或透析，才能保住生命。“就
像个无底洞。”郝小东说。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哥哥有妻儿，
要养家糊口，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万一
捐肾后有什么意外，他的家庭就彻底垮
了。”郝小东说，“所以我也想通过《洛阳
晚报》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不换肾了！”

对于哥哥郝东东来说，给弟弟捐
肾，是他从未停止的念头。2009年，郝

小东确诊后不久，他就跟弟弟说要给他
捐肾，但彼时两人不多的积蓄都花在郝
小东的抢救治疗上，换肾的事也一推再
推。到现在，他都觉得不能治好弟弟的
病，是怨自己“没本事”，没照顾好他。

昨日，一名20多岁名叫谭友刚的
志愿者也从洛阳赶到郑州，要为郝小东
捐肾。由于我国相关法规规定肾脏捐
献者只能是患者的直系亲属和三代以
内旁系亲属、养父母和夫妻，医院婉拒
了谭友刚的请求。郝小东在感谢志愿
者之余，也对洛阳晚报记者说：“我怎么
可能让他为我捐肾呢？他那么年轻、那
么健康，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不会这
么自私。”

都为对方考虑，他和哥哥起了争执

“尿毒症情侣”将走进《中国正能量》对话李艾

透析时的苦痛与相依

不愿换肾，意味着郝小东还要
在透析床上日复一日地坚持。刘
红彦说：“那是旁人永远无法体会
的痛苦与折磨。”

刘红彦的手臂上有块突起的
皮肉，那是最经常被扎针的地方。

“透析的针头很粗，刚扎时疼死
了，现在这块儿已经麻木了，但
每次换新地方还是疼得要命。”
刘红彦说。

透析当天十分疲乏，第二天是
他们状态最好的时候，刘红彦说：

“一身轻松，感觉自己和健康的人
没什么两样。”但这样的情况只能
维持一天，到第三天，体内废物的
沉积会让他们觉得“身体沉、浑身
发肿、呼吸困难”，必须回到透析
床上。

如此循环，曾让郝小东觉得如
同套着枷锁一般：“只能依靠这台机
器维持生命，离了它就活不了。无
法像别的有志男儿那样闯荡四方，
感受世界，只能围着这台机器转。”
有几次，他甚至想砸掉这台机器，
解放自己，他不知道自己一天天忍
受着这样的精神折磨有什么意义。

刘红彦的出现，让他找到了活
着的理由：“我们需要对方，为了
她我也要好好活着”。透析床上，
两人不时的对视、开玩笑，减轻了透
析带来的痛苦，也为这份感情增添
了几分相依为命的意味。

虽积蓄不足1万元，
但他说自己是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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